
背 手

局里又到了领导班子换届的时候
了。

上上下下的人们，有路子的跑路子，

有票子的使票子， 能活动的都在明或暗
的活动之中。唯独科长老王，背着手到这
个科室走走、到那个科室转转，一副漠不
关心的神态。

有人悄悄做了个统计： 局里的大小
干部，论资格，老王科长最长；虽然中专
文凭低了点，但人家有能力，有些事到他
手里，芝麻大的能办成西瓜大，西瓜大的
事他能处理成豆子或芝麻大。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原孙局长对老
王科长器重有加， 调走前特意向组织部
门推荐了科长老王。

看着别人大步小步地忙进忙出，听
着别人嫉妒或羡慕的猜度， 老王科长想
起了孙局长上任之后的第一次见面。

那天，科员老王上班特早，搞完卫生

就在报栏前看旧新闻。一边看，一边腆着
肚子，迈着方步，练习领导的风度。说来
也巧，孙局长一进大门就看见了，热情地
招呼一声。老王一侧脸，发现不认识，以
为是来找人的，点点头，背着手，肚子腆
到报栏那边去了。

可局长并未因此记恨于心， 反而重
用提拔了老王。一年入党，二年副科长，

三年扶正， 顺利完成了许多人梦寐以求
的“三级跳”。只要有时间，孙局长就有意
无意地拉上老王科长一块下基层。 跟在
局长身后， 科长老王一次又一次练习领
导风度，不料有次被局长逮了个正着。

好！ 孙局长打了个哈哈， 领导风度
嘛！啊……

受到鼓励的王科长想：自己说不定
什么时候也会当局长的。不久，科长老
王又有了新发现：孙局长在暗中偷学自
己的领导风度。这下，科长老王更卖劲
了，每天下班回家，对着大穿衣镜反复
练习。可以说，老王科长的那双手一背，

领导、同事、下属的关系能体现得炉火
纯青。

新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考核名单一
公布，科长老王赫然在榜。自然，科长老
王越发热衷于展现他的领导风度了。考

察座谈那天， 老王科长背手立于主席台
讲演，那感觉，犹如新上任的局长在安排
工作一样妙不可言。

半月后，新班子成员走马上任，而老
王仍是原职，按年龄，本世纪，科长老王
是没有进步的机会了。

三个月后， 科长老王称病告假回家
了。出局大门时，门卫老头说：先后“把”

过几位局长， 还没有哪一任像科长老王
那样有领导风度的。

后来，局里有人说个笑话，说是老王
科长在家里与客人握手问好竟然背转身
子。

再后来，县火葬场出了个奇闻。据一
位工人讲，他火葬尸体时，把尸体的双手
由背后放在了胸前，不料，尸体进炉膛的
刹那， 他分明看到了那双手又背到了身
后。

有人说，那就是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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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息县
人， 河南省作家协

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信
阳市诗歌学会副秘书长。

先后在《诗刊》、《中国校园
文学》、《微型小说选刊》、《诗选
刊》、《杂文报》、《辽宁青年》、

《河南日报》、《教师报》、《教育
时报》 等报刊上发表作品

1000

余件。 出版有《一树歌唱的叶
子》（

2000

年诗选刊诗丛）、《我
在乡下教书》（

2007

年中国艺术
家自述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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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Snail一起走过

Snail

，蜗牛，字典中的解释是软体动
物，腹足纲，有两对触角，有壳，吃植物的
皮。当把它备份在记忆中时，却成了许多
人校园时光的金页。

———题记
“蜗牛顶着沉重的硬壳，依然缓缓地

向前爬行。我一定得像蜗牛那样……”这
是表哥进修高四的前一天说的话。那年，

我和表哥同时面临一次转折， 只是我以
优异的成绩升入了初中， 而表哥却在高
考中一败涂地，悔恨之余，便信誓旦旦地
说了那句话。

当时， 我只知道勤劳的人会被说成
蜜蜂，黄牛则是任劳任怨的人的代名词，

然而， 我却不知道蜗牛该和怎样的一种
人联系在一起，和表哥又有什么关系。我
试图找到关于人和蜗牛的共同点， 可惜
字典中没有一点蛛丝马迹。合上字典，我
真想将那些居然也不知道蜗牛和人相通
的生物学家们大骂一通。

关于蜗牛， 在尚还年幼的心灵里便

成了记忆，被时间束之高阁，而时间又总
是带着遗憾却又让人忘记、 遗憾地流逝
着。

初一的暑假， 表哥考上北方一所重
点大学的事实震撼了所有的亲戚， 当他
们犹如过年节般地沉浸于喜悦之中，我
却突然想起表哥的那句蜗牛的名言来，

于是，我很虔诚地搜索了记忆，把那句话
复制到我的笔记本里。

一个人的成长经历， 可以简括为挫
折的历程， 偶尔一句空话只能是整个过
程的一场白日梦。记下表哥的蜗牛名言，

我依然没能逃脱落榜的命运。于是，像当
年的表哥一样，我用肩驮着铺盖，到了外
乡的一个中学开始了初四的复读， 开始
了“蜗牛”的生活。

一个月后， 我找到了蜗牛和人的共
同点。我犹如蜗牛背着硬壳一样，背负升
学的压力和整个灰色的雨季。 一路若即
若离，高一过后，我便踹了蜗牛一脚，卸
下了那只“硬壳”，自己在学习的区间慢

慢爬行，寻找友谊的坐标。

静，开始是朋友的朋友，等量代换，

也就成了我的朋友。人总是这样奇怪，陌
不相识的两个人，在时间的撮合下，都会
经历从识到熟到友的过程。 我和静也这
样想，只是由于中介的原因，我们由识到
友的过程顺利得一塌糊涂。

和静在一起最常做的事便是笑，笑
到夸张时，便有人戏称为“狗喘”。在我们
还没来得及收笑时， 便挂上了毕业生的
头衔。我们被往届的毕业生告知：高三是
地狱，高三是天堂。所有学友都怕了，当
然，少数几个人也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
狱”的豪气，可很快被老师和家长描绘的
天堂而吓得屁滚尿流。 日子就这样在食
堂———教室———宿舍的直线上位移。我想
起了金大侠笔下的武林人物和“顺我者
昌，逆我者亡”的话，高三此时可算尽耍威
风，“顺者天堂，逆者地狱”，不是吗？

静和我都是最为不知趣的。 明知难
以入天堂的大殿，却偏执着地追求，或许

感动于我们尚存的一丝真诚， 虽然只是
在天堂的边缘， 所幸的是我们毕竟还没
被踢进地狱。只是，我们的生活失去了笑
声，失去了欢乐，静也很少或几乎没有做
狗喘状了。

高三的欢乐是没有专利权的，静说，

高三的笑声里得添加作料， 我们所要做
的就是数完那些没完没了的时间坐标而
已。过着的日子像蜗牛爬行一样，逝去的
日子却让人感觉到它近得有些遥远。

又想到了蜗牛， 我就把表哥和自己
复读那年的蜗牛生活讲给静听。 一向爱
笑的静目光迷离， 窄瘦的脸颊上悄然滚
落一滴泪珠。许久，静才淡淡地说：看来
今生注定摆脱不了蜗牛了， 但愿我们今
后别再找个蜗牛样的男人。 我们相互鼓
励着，攥紧手中的笔和明天的希望。

今年四月，我的生日前夕，在厦门读
研的静发个电邮过来， 里面是一只雨后
草地上的白玉蜗牛，下面有几句话，是高
三时的“标签”语言。我把它转发给远在
郑州工作的表哥。夜晚，表哥发来短信说
他就是都市里的一只

Snail

， 当年变成蜗
牛是为了跳出农门， 而今做蜗牛是为了
明天的生活。

那一刻，我泪如泉涌。泪光朦胧中，

一只硕大的蜗牛， 标本一样永远定格在
我三十岁最后的记忆。

短 歌 三 章

歌 唱

清秋的田野， 一只油蛉在扑倒的稻禾
间逡巡，自然的舞台早已不复存在，它在寻
求希望。明天的霜降之后，这片原野再也找
不到一个同类的听众。

枝干间，音符高低随风，宛如莫扎特的
小提琴协奏曲。慢慢浮现出一轮新月，初升
之皎洁，投影在森林里公主的脸庞上，依然
冷艳，依然凄美。

选择孤独的闭幕。远方有河流，还有思
念，在水中蜿蜒而去。

目光，流向季节的深处，一路丁当，却
满目疮痍。

那最后一个音符，该是你的叹息。乘一
根芦苇，抵达十月的彼岸。

于是，你在桥上等待，反复的乐章，投
河而尽。捞起苦涩抑或甜蜜的往事，你说那
是公主起雾的双眼。

可是，有谁知道，油蛉早已不再有一滴
眼泪。

跋 涉

入秋以来，心情比水冰凉。

平静之下，汹涌的是一些念头，奔放、

逐流，沿岁月的河床，一路冲撞出大小不一
的记忆碎片，每一块，都映照人到中年的负
重、运行和沿途无悲无喜的风景。

沙漠中，那些骆驼一开始出现就注定
了跋涉的命运。承受生命之轻与承受爱情
之重，哪一个更早到达绿洲？胡杨不知道，

把根裸露出来，成为前行的一个指路牌。

冬的气息还在隐藏， 第一瓣梅花弥久
弥新。端坐枝头，守候下一个花期，静静地
注视你含苞、怒放、凋谢、飘零……因为我

知道，你的谢幕是另一种形式的新生。

归入泥土，心灵归于平静。远行之后的
喧嚣与浮躁被傍晚的细雨打湿。 我伸手拉
开迷蒙的明天，另一个身影挤进来。

留下的， 无论是最初的无语还是最后
的沉默，感情之犁瞬间划过，找不到一丝梦
想的痕迹。

而脚印，只不过是围绕目的地的时空转换，

与过往无关，但我相信，终究会与未来碰面。

放 下

很多担子，横亘在前方，只要走下去，

你就得去挑，别无选择。路程远近无所谓，

担子轻重无所谓， 要的就是能够担当的气
度，能够放下的豁达。

很早以前，你告诉我，放下是从担当开
始的。

其实，那些承诺，那些信念，很快就会
被时光一一风化，剩下的，只有一声意味深
长的欢喜。

昨天以来，我停止了跋涉，不是因为方
向，也不是动力，而是沿途的麻木不仁、随
处的效而仿之。

最前面的那个人抬头看天，我们也是，

但我们不知道前面的人在流鼻血。 如此循
环，这条没有尽头的路呵，何处能够安放我
最后的那份纯真！

周边的梦想，一个比一个颓废，一个连
一个荒芜。

放下之后的生死，这样的日子，退路早
已成为绝路。

从一个囚笼到另外一个囚笼， 挥舞的
翅膀不再起伏，翱翔的尊严，哪里还有一片
羽毛，能够铭刻这些灰色的天空。

布

鞋

县

长

第一个发现新任县长穿布鞋的
是司机。星期一上班，司机起个大早
去接昨天刚报到的县长。 县长一出
门， 司机就觉得新任县长有些不对
劲儿，想来想去，没什么“毛病”。直
到县长抬脚上车， 司机才明白：这
“毛病”是县长穿了布鞋。车上，新任
县长跟司机闲叙，说着说着，司机问
县长，你脚上布鞋得上百块吧？县长
笑了， 说：“才十块钱， 不过穿着舒
服。”当天上午，整个县府大楼都知
道了新任县长穿十块钱一双布鞋这
件事。

人们纷纷猜测着这个布鞋“葫
芦” 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看样子
县长对腐败是深恶痛绝， 这新官上
任三把火可能要从脚上烧起来。”

“那不一定，穿布鞋走路，听不到响
声。县长可能好静，以后上楼得注意
些！”“你们都说错了，县长的脚有毛
病，穿布鞋，那是种新型的医疗兼保
健鞋，十块钱，你信吗？”第二天，县
长的司机和秘书都穿上布鞋来上
班。第三天，办公室的人相互见面都
打哈哈：“哎呀！还是穿布鞋好啊！舒
服。”不到一个星期，整个县政府大
楼上的工作人员都穿上布鞋上班。

县里建个广场，奠基仪式那天，

县长去了。秘书让县长换双皮鞋。县
长说：“这有啥？县长就不能穿布鞋了？”新闻播出后，连老
百姓都知道县长穿布鞋的轶闻了。这还不算，县直各单位
和各乡镇的领导们， 在向县长汇报工作时， 都穿的是布
鞋。这一下，一场“布鞋革命”在小县城展开了。

朋友把故事讲到这儿，便卖起了关子。朋友说：“咱们
是老同学了，难得一聚，今天，我以此为酒令，往下续，看
看这布鞋县长还有啥戏，续不好的，罚酒三杯。”

商人同学先说了：“这县长的亲戚，比如小舅子、小姨
子什么的，有可能在做生意，要么开个布鞋厂，要么是所
进布鞋积压太多。这是县长高明的促销手段啊！”

建筑公司经理说：“县长有可能因为布鞋而下马。广
场建筑， 县长受贿， 穿布鞋只不过是做个清廉的幌子罢
了！”

在公安局工作的同学接着说：“说不定顺着县长这根线
能摸出一个大案、要案来。”

当教师的同学说：“你们都瞎说，就不能续点好的？县
长穿布鞋，那是以身作则，教育下属不要大吃大喝，要勤
俭节约。”

朋友说：“不行，都罚酒，喝了再说。”众人喝酒，喝了
酒，众人续得更有水平了。

当乡长的同学说：“县长今年可能
39

岁或者
49

岁。逢
九必有忧吗？ 那布鞋说不定是哪位高人指点他逢凶化吉
的，我敢说，鞋垫子绝对是红色的。”

跑业务的同学说：“从这双布鞋， 可以看出县长有二
奶。”众人都说，说清楚，说不清楚罚三杯。“县长是谁？那
是七品官儿啊！再清再浑也知道穿什么吧？嗯？可他穿布
鞋，谁叫的？除非是老娘和二奶叫的。”

朋友说：“你们猜的都有可能。也都没有可能。我有一
个导演朋友，想拍县长的戏，设计了穿布鞋，可不知该怎
么演，这不，让咱们给改编改编。”这一下，众人都笑了。有
人说，好啊！布鞋县长？那去找赵本山啊！

满身自然 诗意行走

———走近绿色行者叶榄

对素有当代中国“徐霞客”之称的
叶榄，神往已久，他的诸多绿色行者轶
事，先后多次听诗人潘新日、徐涛说过，

耳朵里都起了茧子，早就想见见“活”的
了。今年

11

月的一天，在他的老家潢川
县，见到了“传说”中的叶榄。

面前的叶榄，中等个头，体态略瘦，

脸颊略陷，肤色略黑，戴着眼镜，很难与
照片上帅气的叶榄对号入座；一件宽大
的夹克，黄蓝相间，肘部等处磨得发亮，

说不出颜色的裤子，配上一双深色的旅
游鞋，略显老气；一个不知什么品牌的
手提袋，里面有几本书报，他很严肃地
看着我们。未及落座，叶榄就热情地向
我们分发印制精美的西安世界园艺博
览会《绿色生活十条理念》，并说：给大
家带些“绿十条”，帮忙宣传一下！适中
的语速，浑厚的嗓音，富有感染力，想必
是多年演讲的习惯。 看到略显憔悴的
叶榄， 让我们对其多年坚持环保行走
和风餐露宿的日子充满无限的想象。

后来看了叶榄送的几本书才知
道，他还拥有一大堆耀眼的头衔，获得
了国内外很多的荣誉。 这位家乡的绿
色行者、草根环保英雄，迄今已经在华
夏大地上行走了

19

年， 恰好占其生命
的一半时间。在今年行走了东南亚的

7

个国家之后，叶榄说，明年将开始欧洲
大地的绿色和平之旅。

俗话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
路。”听叶榄坐而论道，不禁让人感叹
初中毕业的他知识渊博。 国内外的沿
途见闻、异域风情习俗，尤其是对国内
外环保工作的现状和比较， 叶榄的见

解，似乎从来都与宏大的主题相关，言
谈之间，其谦虚的为人与其诸多的头衔
差距较大，尤其是“位卑不敢忘忧国”的
草根环保思想，与部分学者对当前经济
社会发展的某些思考不谋而合。 当时，

我的感觉就是，叶榄的所作所为，所思
所讲，对当下很多浑浑噩噩虚度光阴的
人们，不啻是一记警响的钟声。

今年
7

月， 叶榄在泰国行走期间，

造访了当地一家比较大的华文报纸
《中华日报》。翻阅中，叶榄看到了报上
居然刊发有老家诗人潘新日的诗歌作
品，不禁顿生“他乡遇故知”的感慨。叶
榄专门向报社索要这期报纸， 几经辗
转带回来，要当面交给潘新日。随即，

叶榄展开这份域外中文报纸《中华日
报》，在整版的繁体字诗歌中，我和徐
涛是大开眼界， 第一次目睹了域外的
中文报纸，潘新日更是感动不已。

此外，还有《印度商报》，让叶榄津
津乐道。这是世界上最小的中文报纸，

是印度唯一的一份中文报纸， 创刊于
上世纪

60

年代末， 迄今有
40

多年的历
史。 主要服务于华人社区的《印度商
报》， 不但刊发了对他的采访报道，而
且还刊发了西安世园会的“绿十条”。

说其小，是指《印度商报》的发行量，仅
仅

180

份，报社就两名工作人员，靠社
区华人的一些广告费维持。但是，这份
报纸却是经过印度官方注册认可的。

叶榄说，正是对中华文化的坚守，从手
抄到油印到激光照排，《印度商报》一
天都没有间断过。 听完叶榄绘声绘色
的讲述，我们不免又是一阵感慨。

上午，我们驱车前往踅孜镇，去看
淮河风光。途中，潘新日一直坚持着不
抽烟，尽管他的烟瘾很大。一路上，我
们谈及宗教信仰和踅孜镇的一些典故
等， 笃信佛教的叶榄讲了他的两个亲
身经历，一个在西藏，一个在印度。

2007

年，在西藏行走期间，叶榄在
一所当地的学校演讲， 并向学生赠送
自己编辑出版的环保读本。 因为与学
生交流困难， 叶榄耽误了大约二十分
钟，没有赶上中午时分的班车。正当叶
榄为他的行走计划又多了一天的花销
而苦恼时， 当地的藏民恰巧有一家运
输的货车，叶榄就搭上便车前行。傍晚
时分， 叶榄赶上了那辆中午发出的班
车，原来，班车出了意外。通过正在做
善后工作的警察得知， 一车人没有一
个不受伤的， 还有几个重伤， 危及生

命。叶榄很是庆幸。事实上，叶榄在
19

年行走的时间里，头疼感冒都很少，更
不用说此类的交通事故了。一方面，得
益于叶榄绿色行走所锻炼的身体素
质，使他躲过一劫；另一方面，得益于
他的信仰，或者兼而有之吧！

今年在印度， 叶榄到一处佛教圣
地去朝拜，这是释迦牟尼佛修行、涅�
的遗址， 现在是印度著名的旅游景点
之一。叶榄朝拜之后，一路捡拾游客丢
弃的各种垃圾。在寺院的一堵墙外，叶
榄拾完了垃圾，返回时，他突然闻到一
股奇香。叶榄说，这种奇异之香气，平
生未闻，就那一瞬间，恍如梦境，但却
是真真切切。我们说，是佛香吧！叶榄
说，不是，佛香的气味我熟悉。后来，叶
榄自己解释说，行走也是一种修行，该
不会是佛祖的暗示或者提醒吧！

在踅孜镇政府许学堂的陪同下，

下午，我们来到了淮河湾。一下车，叶
榄、徐涛就到淮河滩上的杨树林中去，

拍照，看一些叫不上名字的花草。不料
一会儿， 两人的裤腿上满是一些长着
小刺的球球，不知是一种什么果实，费
了很大的劲儿才一一摘掉。趁着酒意，

我们在淮河滩上各自寻找地点， 让许

学堂给我们拍照。 可是叶榄却顺着河
湾在捡拾岸边的包装袋等垃圾， 看来
是叶榄的习惯使然。 我们不觉惭愧起
来，也加入捡拾垃圾的行列，许学堂不
动声色地用镜头记录了下来。

对叶榄这么多年开展环保之旅的
花费，我心存疑问。叶榄倒是爽快地说，

一部分向企业募集，一部分靠成功人士
捐助，只不过，我的日子苦些。淡淡的一
句话，背后该有多少艰辛、多少苦痛啊！

徐涛一直称道的是叶榄的一手绝活：一
笔双钩的空心字。 在叶榄的旅途中，每
当费用“青黄不接”的时候，叶榄就靠给
人写空心字维持生计，坚持前行。还有
一点，大家都十分关心，那就是叶榄的
婚姻。我没有敢当面问，但是，从潘新日
的口中得知，叶榄曾有一个在某大学就
读研究生的女朋友。徐涛快人快语，问及
此事，叶榄说：吹了。既然不能给人家带
来幸福，痛苦就让我一个人承受吧！想想
现实的社会，离开物质的基础，爱情能够
坚持多久？再说，每年

365

天，叶榄有
300

天都在路上， 做一个绿色行者， 何谈厮
守，何谈幸福？我们不禁一阵默然。

因为夜晚要赶回息县， 我们在一
岔路口分手时， 叶榄拿出一个厚厚的
文件夹，让我们题写关于和平、环保的
话语， 说是要征集

10000

个人的签名
后，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们逐一签
名，潘新日最后一个签名，题写了“满身
自然，诗意行走”八个字。

是的，行走也是一种修行。我们为
绿色行者叶榄的执着而感动， 为草根
英雄叶榄的明天而祝福。

走在清醒与迷茫之间

一

夜晚我比一条鱼快乐
这样说你可能要误会
我是说梦想在城市的夏夜
能够如鱼儿游弋该多好

早在入水之前我坚守校园
三尺讲台净化我一生的信仰
后来我开始做梦再后来
我发觉现实比梦境还可笑
到现在同样一片青草
我不会梦见生机因为满目荒芜

读到这儿你可能似懂非懂
我只不过想表达一些疼痛
如刀子从手臂脸庞
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划过去
鱼的肉体有鳞片可你没有

面对很多刀子划过去
你可以选择去疯去狂
去无畏或者去麻木

二
很久没有涨潮五月的岸坚硬如冰
诸多支流汇聚冲刷一片荒漠

鱼儿逆流而上朝拜源头后面的
选择离群更远的后面无人问津

那处堤坝水面平静下面的汹涌
是大鱼小鱼相互在追逐撕咬

而我们从水底冒个泡证明存在
别人开始描绘五月让我们欢呼

三
从一个字浏览生活菜市场
在正午空旷不再讲价钱
日子的世俗与心灵的高雅
如青菜般交易只不过
爱再也无法在城市隐居

用一个词概括工作一些规则
远远浮在水面争相打捞的人们
围满岸边暗桩远比机遇重要
很多商人一生也挖不到第一桶金
他们早已挤入向上的台阶

把一句话嵌入爱情开始和最后
会有许多日子喝出葡萄酒的味道
患难的夫妻经不起富贵的一击
种种诱惑沿途可见
我看到的宫殿早已被时光镂空

官 场 五 味

一、人选
某局长欲招聘一名小车司

机。

几经淘汰， 最后剩下甲乙丙
三人入围。这天，某局长带领三人
上酒店下舞厅洗桑拿、做美容。临
别，甲夸某局长酒量大、舞姿好，

乙赞某局长桑拿、 美容时艳福不
浅，丙握手后不语而去。甲乙二人
暗笑丙呆子一个。

第二天， 丙成了某局长的小
车司机。

二、谣言
A

局长退， 老
B

和大
C

两位副
局长都想扶正。

不久， 局里传出大
C

准备提
一把手的消息。大

C

暗自高兴，老

B

的一帮人却为之鸣不平，大
C

的
一帮人也多有不服。后来，通过投
票、考核等，老

B

扶正。

有知情人对大
C

说： 当初说
你提一把手的谣言就是

B

局制造
的。

三、题字
某长喜好书法，龙飞凤舞，自

有风格。下属多有求字，某长皆应
题。

一日， 上小学的孙子请刚退
二线的某长爷爷写姓名于作业本
上。写罢，某长迟迟不还。其孙子急
等上学，再三催之。其老伴见状，忙
封一红包递之，某长欣然归还。

老师一看，乐了，孙子的姓名
旁边竟有某长潇洒的题款。

四、提前量
某县召开冬季植树造林动员会。

会后，县长对秘书要求：新闻
要在一个星期之内见报， 要有具
体的植树棵数和造林面积。 秘书
不解：可全县还没有栽一棵树啊？

县长说： 赵本山演小品就打提前
量，你们也学学嘛！

第五天， 市报在头版显著位
置给予了报道：“……全县现已造
林
×××

亩，植树约
×××

棵。”

有人发现， 这些数字和县长
动员报告中的数字一模一样。

五、领导上镜
省委某领导下到基层某乡镇

调研并指导工作， 各级电视台都
派有记者跟踪采访。

第二天上午， 省电视台播出
新闻，镜头全是省领导的形象；夜
晚，市电视台播出新闻，画面很多
是市长的特写镜头。

第三天，县电视台播出新闻，

除了省市领导的镜头外， 大都是
县主要领导的光辉形象。


